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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清照词的创作风格      

内容摘要
李清照是宋代词坛上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继承了前人的传统，抒写爱情与别离之苦。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之情把抽象的情感写得具体、形象。在委婉细致中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她以空灵之气驾驭词作，创造出极富韵味的境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        李清照   明快  妍丽  忧愁  凄苦
   李清照是南北两宋之交的一名女词人。是婉约派的代表，其词现存约有60首，风格是感情真切细致、清新自然、独具女性细腻委婉之情。倾诉真情实感是读者与作家情感共鸣的契合点，也是后人学习写作、创作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的核心。因此研究李清照词的创作风格，尤其是研究她描写女性那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内心活动，创造出一种清高、淡雅的意境。在今天仍具有学习的实际意义。
“风格就是人格，风格就是人。”①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显示出作家的独特个性特征。风格和作家的人生经历、学识教养是分不开的。作为文学家的李清照生活道路极为不平凡，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生活平静美满又有很浓的学术气氛，词多数抒写爱情，给人一种清新活泼、自然脱俗之感；南渡以后，词人经历了国破家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对几十年的心血化为灰烬的打击，词人情感急剧变化，欲哭无泪、欲语泪先流。词的内容也相应扩大，抒发了词人饱经沧桑后深沉的悲痛和对山河故国的哀思。正因为作家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又因为她是封建社会中才华出众的女性，加之受父母的薰陶，自幼的聪明好学，她的生活感受就极为真切、极为敏感，尤其是她在词中，以女性独有的敏感去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感受，将抽象而不易捉摸的思想感情，写得非常具体，非常容易被人理解，因而被称为婉约派的正宗，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她用词这种文学形式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尤其是描写女性那种细腻委婉的情感，给宋代文学增添了新的特色，为词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词的发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动，李清照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作了大量的慢词，“变旧声作新声”(见李清照《词论》)，李清照在宋代刊有《漱玉词》，《醉花荫》、《如梦令》、《念奴娇》、《渔家傲》等是其中的名作。这些作品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又对词的创作做了历史性的总结。明代杨慎说：“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  (《词品》)王土祯《花草蒙拾》；“婉约以易安为宗。”沈去矜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这些资料都高度赞扬了李清照对宋词的贡献。读李清照的词感觉她在创作风格上有以下特点。。读李清照的词                                                                                                                。                                             

一、从自身生活体验入手，开始真正描绘女性深刻而又细腻的内心世界，是其创作中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宋词作家中多数是男性，以男性作家描写女性的生活，代女主人立言，往往对女性思想，内心深处缺乏深入了解， 只有到了李清照才真正开始了女性内心世界真正严肃而又深刻的描绘。李清照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基础，描写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特别是描写女主人公因离情别恨而产生的想思之情，在细致入微中传达了词人的真挚感情。如《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子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首词从内容上看是抒发“别愁”。荷花凋谢了，躺在竹席上已经有凉意了，这时节，这情景容易惹起离人的愁思，“香残”暗写好景不常，甜蜜的新婚阶段过去了，眼前只惹得两地相思。“秋”是词人的感受，她从竹席的凉意识到秋已渐深，所以不写“凉”而写“秋”。这个“秋”既是对气候季节的感觉也是离人心情的反映。为了排遣愁怀，她轻轻地解下罗裳，独个儿登上兰舟，这里“轻”“独”形容动作的轻倩细腻，也体现她心情寂寞惆怅。“独上兰舟”“独”字令人想象到丈夫在家时他们是双双同上兰舟，有时甚至会“误入藕花深处”，而现在她独上兰舟是为了寻找当时的游踪，是想从回忆中获得一些感情上的温馨。重逢，一时难以实现。书信可以寄来，她希望在“月满西楼”的时候，能收到丈夫托大雁给她捎来“锦书”，这里几句用的是倒装句，意思说：“当月光如水的夜晚，自己正闷倚西楼的时候，一行雁子从楼头掠过，是谁托它们给我从云中捎来了锦书?”这个问句十分含蓄，表现出闺中少妇在热切盼望中忽然接到丈夫音讯时，那种又喜又羞明知故问的娇羞神态。像如此细致入微的情意，只能由女词人自己道出，而由男子代写闺情诗词是很难有此妙句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从想像丈夫来信，又回到眼前的现实，这句照应“红藕香残”。“花自飘零”比喻自己红颜易老，“水自流”比喻丈夫外出远游，用两个“自”表明这两者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由这两个“自”又引出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两地离人各自心中萦绕着别恨闲愁，这种心心相印的真挚的思念之情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刚想摆脱一下，展开眉头，它却又情不自禁的涌上了心头。这首歌唱爱情的词坦率而大方地写出自己的相思之苦，不轻佻，不妖艳，不忸怩作态，体现了女词人刻画人物心理细腻委婉，词的风格清丽端庄，一扫过去词作中红绿绮艳的妩媚气氛。

  二．运用白描手法，创造生动鲜明的形象，绐人以具体而强烈的感染力。

 李清照的词中很少有对人物动作的刻画，  而是多写景物，给景物以情感，以生命，在她的笔下景物体现着她的心情，显示着她的形象特征，情与景融合为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  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于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本词抒写惜别之情和刻骨铭心的思念，词人不忍丈夫离去，着意刻画慵懒的情态，笔触细腻生动，抒情极其凄婉。上片开头五句只写一个“慵”，香冷而不再去换新香点燃，  一慵也；被也不叠，任凭胡乱摊堆床，  二慵也；起床后连头也不愿梳，何谈化妆，三慵也；梳妆匣上落满灰尘，懒得擦，懒得动，四慵也；日上帘钩，人才起床，五慵也。词人为何如此慵懒而没心情？女为悦己者容，而今丈夫既然远去，她也无心梳洗打扮，让它妆奁落尘，管它日上窗户，只是慵懒地思念着远方的人。“生怕离怀别苦”这句为全词之眼，在上片中间位置，承上启下，表现出夫妻离别前词人百无聊赖的神态，复杂矛盾心理以及茫然若失的情绪。“生怕”二字是极通俗的语言，却极言其苦，情深意长。多少心事到嘴边却又没有说出口，不说则已，说就更思念远行人，但是不说并不等于不想。“多少事，欲说还休”，体现出主人公心地善良和对丈夫的爱。因为告诉丈夫，也只能增添丈夫的烦恼而已，故宁可把痛苦埋藏心底，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深情啊!歇拍三句为上片之警策，本来因怕分别才容颜瘦损，但作者偏不直接说出。“新来瘦，非于病酒，不是悲秋”那是为什么，答案不言自明，而情味弥足矣。下片设想别后的情景，“休休”是情感的跳跃，省略了如何分别如何饯行的过程，直接写别后的情景，“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以下三句近似痴话，流水本来是无情物，怎能“念”呢?原来在写景时，给景物赋以自己的感情，给流水以生命，使流水体现自己对丈夫一片痴情，抒情深刻婉转，入木三分，正因为这样写才突出词人孤独与痴情。全词心理刻画十分细腻精致，在封建女性文学中实属难能可贵。又如《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本词为李清照的早年作品，描写少女初次萌动的爱情，真实而生动。上阕描写少女荡完秋千的精神状态，妙在静中见动。作者一开始并未写少女荡秋千时的矫健身影和欢乐心情，而是撷取其“蹴罢秋千”以后那一瞬间的镜头。此刻少女的全部动作虽已停止，但仍可以想象得出她在荡秋千时的情景：罗衣轻飚，像燕子一般在半空中飞来飞去。次句“慵整”二字用得非常恰切，令人想到她下秋千时已经极度疲劳，两手有些麻木，也懒得稍微活动一下。“纤纤手”形容双手的细嫩柔美，同时也暗示出人物的年华和身份。第三句表明时间是在春天的早晨，地点是在花园里。第四句说由于荡秋千时用力， 出了一身薄汗，额上还渗出了晶莹的汗珠。三、四两句在写景的同时也烘托了少女娇美的风貌。在花园娇而瘦的花枝上含有颗颗露珠，不正是象征着花季少女“薄汗轻衣透”的形象吗?整个上阕写了少女的“静”态。

下阕描写少女乍见来客的动作情态，妙在曲折多变。首句遂采用转折，她荡完秋千，正累得不愿动弹时，突然花园里闯进来一个陌生人，她感到惊诧。二、三句说少女来不及穿上脱在地上的鞋，急忙含羞跑开。脚上仅仅穿着袜子，头上的头发散乱，连金钗也滑落到了地上。这便传神地刻画出了少女匆忙遑遽，来不及整理衣装，急忙回避的情态。作者并未正面描写这位“不速之客”是谁，但从少女的反应中可以印证，这是一位举止不凡、风度潇洒的翩翩少年。刚才还荡毕秋千，懒得动弹，蓦地来了客，她却弃履掉钗，逃得飞快。她哪来的气力?只因羞于给他瞧见自己松松散散的模样，只因她但愿在他心目中永远端庄大方。“和羞走”一句，把少女此时此刻的内心感情和外部动作作了精当的描绘。然而更妙的是结尾两句，作者以极其精湛的笔墨描出了少女怕见又想见、想见又不敢放胆去见的微妙而又细致的心理。最后，她还是利用尚未走进屋内的机会，伏在门框上以“嗅青梅”的假动作来掩饰自己，以便偷偷地看上那少年几眼。“倚门”已是有所准备和期待。“回首嗅青梅”则描尽了矫饰之态。鼻子在“嗅”眼睛却在“看”。整个下阕都是写“动”，与上阕正好形成了对比。由此可见，上阕的“静”不仅静中见动，同时也是为了衬托下阕的“动”。而下阕的“动”所写的几个动作则层次分明，分别将少女惊诧、惶遽、含羞、好奇以及爱恋、多情的心理活动，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

全词风格明快节奏轻松，寥寥四十一字便刻画出一个天真纯洁、感情丰富却又带有几分矜持的初恋少女的姣美形象。

三、用浅近平易的语言，抒写凄凉悲苦的愁绪，深具朴素典雅之美。

南渡以后，词人漂流在杭州、金华一带，在落寞中度过了悲苦孤独的晚年。国破家亡，丧夫寡居，强烈的身世感使词人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清照的创作天地更广阔了。她不再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范围，不再抒写爱情与离情别恨的情怀。她的词在内容上有所扩展，增加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受，比前期作品更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了。风格沉郁凄凉，其情感比以前更深沉痛切，含蓄委婉，  耐人寻味。所抒发的愁怀已不是往日的“闺恨”可比。如《声声慢》、《永遇乐》、《武陵春》。试看《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历来写愁之作颇多，或直抒胸臆，“驾言出游，  以写我忧”(《诗·邶风·泉水》)；或巧用比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或融愁于景，“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晏殊《蝶恋花》)；③……这些都饶有趣味，各具特色。李清照的《武陵春》，  同样写愁，却能自铸新辞，以其委婉纤曲的艺术手法，巧妙地表达了深沉复杂的内心感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从而成为后人盛传的抒愁佳篇。

 此词作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  当时北国沦陷，丈夫亡故，词人只身流寓浙江金华。这首词表达的就是这种国破家亡的满腔忧愁。词虽仅在末尾出现一个“愁”字，  而“愁”实在是贯穿全篇的主题线索。整首词写得极其含蓄委婉，又起伏变化，于“短幅中藏无数曲折”(黄了翁《蓼园词话》)，充分体现了婉约词派的特色，耐人品味。

首句“凤住尘香花已尽”，意不过风吹落花而已，然仔细想来，“风住”，则在此之前曾是风狂雨骤之时，词人定被风雨锁在室内，其忧闷愁苦之情已可想而知(同时为下文“也拟泛轻舟”作伏笔)。“尘香”，则天已转晴，落花成泥，透露出对美好景物遭受摧残的惋惜。“花已尽”既补说“尘香”的原因，又将“愁”意推向更深一屋，大有“落花流水春去也”之意。一句三折，顿挫有致。“日晚倦梳头”，日高方起，又无心情梳发。这看似违背常理的细节描写，正好写出了作者在国痛家恨的环境压力下那种不待明言，难以排遣的凄惨内心。环顾四周，丈夫遗物犹在，睹物思人，念及北国故乡；而“物是人非”，景非昔同，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落寞，故用“事事休”三字来概括。这一切真不知从何说起，正想要说，眼泪早已扑籁而下，“欲语泪先流”一句，  已抑不住悲情喷涌而来，可谓“肠一日而九回”，凄婉动人。词至此收缩上片，一腔愁苦高潮暂告段落。

“闻说双溪春尚好”，语气陡然而转，词人刚刚还在流泪，现在却“也拟泛轻舟”了，似乎是微露一霎喜悦，心波叠起。然“闻说”，只从旁人处听说而已，可见自己整日独处，无以为欢；照应了上片“风住”“日晚”两句。“尚”、“也拟”，说明词人萌动了游春解愁的念想。但人未成行，心绪又转：  “只恐”双溪舟小，载不动那么多愁苦。那么只有闭门负忧，  独自销魂了。上文“欲语泪先流”一句至此便点出缘由。“载不动许多愁”包括很多很多内容。如果说李清照是多愁的，她的前期生活实在算不上有多少愁，即使有，也只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罢了。后期的李清照则确实是“多愁”。她为国愁，为家愁，为悼亡愁，为自己贫无所依愁，为痛惜心血结晶散失而愁。这些愁集中在她身上使她意识到这不是一只小小的船儿所能载得起的，因此也就不想再去游春了。总起来看，整段下片，大意是说小小春游，不足以慰藉词人天大之愁。然作者却善于通过“闻说”“也拟”“只恐”三组虚词，吞吐盘旋，翻腾挪转，“一转一深，一深一妙”(刘熙载《艺概》)，把自己在特殊环境下顷刻间的微妙复杂的心理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情意婉绝，回肠荡气。

最后两句是广为传诵的名句。“愁”本是心中之事，抽象之物，只可意会，难以捉摸。如今作者却意想天开地将它装上小船，给人一种具体可触的立体感，而且还怕愁太重，小船载不动，则愁又显得有重量了。再联系前句的“轻”字，似乎还可看到这小船在重愁堆挤下被慢慢压向水面之状，从而获得了一种动态感。其化虚为实，语意新奇，想象惊人，实在是描摹愁思的绝妙好辞。“载不动许多愁”也是《漱玉词》中的名句之一，其妙处在把抽象的东西描写具体形象，令人仿佛看得到，摸得着似的。这种表现方法在诗词中是比较常见的，只是到了李清照则又有发展，她写得是自己的亲身感受，她不写“载着”而是写“载不动”，“舴艋”“载不动”比前人用法，又增强了形象性，形象地表现了她晚年的愁苦心情，也达到词的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李清照是极擅长写愁的。除本词将愁写成有形体、重量、动态外，她还在其它词里将愁写得有长度：“如今更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有浓度：“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满庭芳》)等等。这些都形象传神，韵味幽深。

《武陵春》一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兵荒马乱中人们共有的离恨别绪。李清照将时代的悲哀用巧妙的手法融进了自己有限的艺术境界里，从而使本词具有了典型性。因此这首词不仅获得了艺术审美价值，而且也赢得了社会审美意义。    

李清照的创作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真情实感与平淡朴素的语言成为更多风格中的主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经指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以此为标准，则李清照应无愧于词作大家之称。真实性是决定一切文学作品是否有生命力的关键，李清照在词内容上倾注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赢得古今读者的同情，而在艺术上又把细致入微感情活动和眼前寻常的景物环境融合为一个抒情的整体。给人留下了深刻而鲜明形象。别林斯基说：“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就是作家思想的本身，就是思想的浮雕性和可感性。”李清照词的风格特征和她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完全一致的。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要求铺叙、有情致，实际她的创作不但体现她的理论主张，还有所自我突破。她的作品注重抒写女性特有的敏感，善于描绘抽象的愁恩情结，塑造鲜明生动的形象，直抒胸臆，披露真情实感，给人以具体的感受与强烈的感染力量，她以饱满的感情，自然的音节，无斧凿之痕，造作之态的情境，在宋代词人中是独树一帜。    

尽管她被称为婉约派的代表，是词中大家之一，但和苏轼相比，她的词从内容看，主要是踵继前人抒写离情别恨，南渡后，在内容上有所扩展，表现的情感更为深沉，但从整体上来说没有超出传统范围，对后世的影响和地位远不及苏轼，更没有取得像苏轼那样扩大词境，改变词风，开辟词创作的新阶段。和辛弃疾相比，没有辛词那样直抒胸臆，抒写其爱国思想与战斗精神，更没有激荡着词人“整顿乾坤”的豪情壮志，因而李清照抒发的情怀只是忧愁苦闷而已，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李清照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一名词人，她生活的范围和生活体验决定了她的作品内容及特色。做为新世纪的主人，  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地指责，更不能轻视她的成就，只不过是比照比照罢了，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继承其优点，为文学创作开辟新的土壤，研究她的词，是学习她的表现方法。

总之，只要有真情实感，只要不断积累生活的独特体验，

我们一定会继承前人的传统，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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